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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再发现

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二人都还在从事着跟三星堆关系比较

密切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

而此次三星堆重启发掘，四川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孟洲教授和其

他几位老师，带着学生们接过前辈

的接力棒，参与了 5、6、7 号“祭祀坑”

的挖掘工作。

于孟洲在接受《新民周刊》采

访时表示，此次考古发掘工作还将

持续较长一段时间，“5 号坑就是出

金面罩的地方。而我们现在正在对 6

号坑进行发掘，因为 7 号坑的年代

要比 6 号坑早一些，按照考古操作

程序的话，要等我们把6号坑做完了，

才能开始做 7 号坑”。

源起何时何处？

三星堆没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就连三星堆文化的一头一尾，从

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现

在还没有很准确的说法”。于孟洲说。

2016 年，为纪念三星堆遗址 1、

2 号“祭祀坑”发现发掘 30 周年，

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三星堆博物

馆召开，国内外 100 多位文博界的

专家学者针对三星堆的谜团展开了

一场又一场的讨论。

彼时学界对三星堆遗址的分期

仍有分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孙华曾提出，三星堆遗址分为

三期——第一期为龙山时代晚期至

二里头文化时代初期，第二期为二

里头文化时代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

期（下限可至殷墟第一期前段），

第三期为殷墟文化时期第一期（后

段）至第三期。前后跨越了龙山时

代、夏代及商代三个时期。陈显丹

则提出了“四期说”。而经这次研讨，

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又继

续对原归为第四期的遗存进行细分，

提出了“五期说”。

关于遗址分期的争议始终存在。

相关文章指出，其中涉及“成都平

原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社会面貌、

族群构成等深层次问题”。直至目前，

才基本建立起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

期至西周时期的编年体系和宝墩文

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考

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因为对三星堆的发掘工作一

直在进行，但相关资料发表得比较

慢一些，供研究者研究的材料也相

对较少。等之后关于三星堆遗址的

综合发掘报告出来之后，应该就能

有一个较明确的说法。”于孟洲表示，

“至于三星堆的时间跨度，大家说

法也不一样，一般笼统地称为夏商

时期。”

在霍巍看来，三星堆的魅力就

在于“我们过去从未遇到过这样的

考古文化，需要用一种全新的‘知

识图谱’和知识路径去认识它”。

例如，三星堆 1、2 号“祭祀坑”

相继出土了一些器物，在中原青铜

文化中极少见，除了青铜面具，还

有大量青铜人像、头像，以及眼睛、

神树、神鸟崇拜等。纯金制作的金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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